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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
音
員
在
電
視
中
念
：
答
應
在
一
天
中
出
殯
的
…
…

﹁出
殯
﹂
這
個
詞
很
久
沒
聽
見
了
。
二
十
年
代
南
京
修
好
了
中
山
陵
，
國
民
黨
派

大
員
到
北
平
迎
靈
，
出
殯
時
從
香
山
碧
雲
寺
起
靈
，
小
槓
抬
到
西
直
門
，
然
後
換
大
槓

，
一
直
抬
進
前
門
送
上
火
車
…
…
三
十
年
代
北
京
戲
迷
送
楊
小
樓
的
出
殯
是
有
名
的
，

幾
乎
所
有
的
京
劇
名
伶
都
到
場
，
彷
彿
缺
了
誰
誰
就
不
夠
格
似
的
。
從
楊
住
家
的
虎
坊

橋
開
始
，
一
路
吹
吹
打
打
直
送
到
陶
然
亭
南
邊
的
伶
人
義
地
。
尤
其
有
個
撒
紙
錢
的
人

，
本
來
已
經
退
休
，
但
禁
不
住
楊
家
後
人
請
求
，
於
是
復
又
出
山
，
大
出
風
頭
了
一
把

。
此
後
解
放
，
北
京
市
許
多
年
沒
有
出
殯
，
唯
獨
周
總
理
去
世
時
，
長
安
街
萬
眾
送
總

理
，
眼
睛
裡
噙
着
淚
花
，
上
牙
把
下
唇
咬
破
…
…

電
視
中
還
在
講
：
﹁凡
是
答
應
在
一
天
中
出
殯
的
，
給
三
萬
元
；
在
兩
天
中
出
殯

的
，
給
兩
萬
；
在
三
天
中
出
殯
的
，
給
一
萬
…
…
﹂

我
明
白
了
，
陡
然
想
起
了
日
前
的
黑
龍
江
鶴
崗
煤
礦
。
出
了
大

事
故
，
死
了
不
少
礦
工
，
無
以
平
息
眾
怒
，
最
後
請
出
這
條
經
濟
槓

桿
。
記
得
剛
解
放
時
，
我
家
住
北
京
燈
市
口
，
這
是
一
條
繁
華
的
大

街
。
頭
天
剛
走
過
唱
﹁解
放
區
的
天
是
晴
朗
的
天
﹂
的
隊
伍
，
第
二

天
就
過
出
殯
！
幾
頭
沒
精
打
采
的
牲
口
，
拉
着
紙
人
紙
馬
，
垂
頭
喪

氣
地
走
過
。
這
是
我
唯
一
看
過
的
真
的
出
殯
！
時
至
今
日
，
北
京
農

村
也
不
怎
麼
出
殯
了
，
為
什
麼
黑
龍
江
鶴
崗
的

煤
礦
還
保
持
着
這
些
舊
風
習
？
家
屬
們
是
沒
有

辦
法
啊
，
如
果
出
殯
，
頂
多
當
時
多
哭
幾
聲
，

宣
泄
掉
心
中
的
悲
哀
。
然
後
呢
，
完
了
就
完
了

，
再
沒
有
你
哭
的
權
利
。
所
以
從
領
導
層
講
，

能
夠
讓
死
難
礦
工
之
家
早
早
出
殯
，
實
在
是
不

可
多
得
的
上
策
！
錢
反
正
是
國
家
的
，
這
裡
不

花
那
裡
也
得
花
，
好
花
歹
花
都
是
花
，
大
把
花
錢
買
出
了
煤
礦
的
平

靜
，
更
買
來
眾
多
官
員
的
安
全
過
關
。

播
音
員
還
在
講
煤
礦
領
導
的
如
意
算
盤
：
凡
答
應
一
次
徹
底
解

決
的
，
煤
礦
可
以
一
次
付
給
三
十
萬
元
現
款
。
如
果
不
同
意
，
那
就

零
碎
着
解
決
，
很
麻
煩
也
很
沒
有
保
證
。
最
後
加
起
來
，
也
未
必
有

這
一
次
性
的
多
…
…

聲
音
微
弱
下
去
，
電
視
中
不
再
講
出
殯
了
。
我
倒
是
腦
子
越
發

清
醒
，
再
次
想
起
了
那
僅
見
過
一
次
的
出
殯
。
你
原
本
是
一
種
應
該
捨
棄
的
風
俗
，
你

很
陳
舊
，
從
器
物
到
禮
儀
。
本
來
真
是
應
該
隨
着
新
社
會
而
被
拋
進
垃
圾
箱
的
。
不
料

，
今
天
你
卻
被
可
憐
的
礦
工
家
屬
拿
來
做
武
器
！
這
，
究
竟
好
不
好
呢
？
對
於
失
職
甚

至
喪
盡
天
良
的
官
員
，
無
疑
這
是
你
們
最
後
的
防
線
。
但
，
這
樣
的
防
線
也
不
能
阻
攔

你
們
親
人
的
無
謂
犧
牲
。
我
忽
然
想
起
了
巴
金
老
人
倡
議
成
立
的
﹁文
革
博
物
館
﹂
，

如
果
哪
天
真
的
要
做
這
件
事
了
，
那
麼
出
殯
這
種
舊
風
俗
不
妨
也
保
留
下
來
，
甚
至
可

以
當
眾
表
演
。
讓
我
文
章
開
頭
說
過
的
那
些
場
面
也
再
現
出
來
。
今
天
的
年
輕
人
沒
見

過
那
些
，
說
不
定
還
會
很
激
動
的
呢
！
我
說
，
激
動
一
次
兩
次
都
無
所
謂
，
重
要
的
是

激
動
之
後
，
我
們
要
拿
出
什
麼
樣
的
勇
氣
與
措
施
，
去
徹
底
剷
除
社
會
肌
體
上
的
毒
瘤
。

獨處雖然簡單，不過是
獨自擁有一個屬於自己的空
間，不受別人打擾，也不去
打擾別人，但對於許多人來
說，卻是難得之事。

初踏工作崗位或出門打
工者難得獨處，上班與多人共處一間辦公室，
或是與一幫人同在一個工地、車間勞作，下班
後與同事、工友共住一間宿舍，想一人獨處不
大容易。掌握權力者難得獨處，白天需處理公
務、參加會議、陪同上司、接待下級，晚上要
赴宴會、趕飯局，甚至要為同時應酬幾位宴請
者而東裡喝兩杯酒，西裡吃幾口菜，南跑北顛
地 「打游擊」；回到家中，仍免不了要接待無
法拒之門外的拜訪者，接那不能不接的電話，
想一人獨處不大容易。當紅的文藝界名人難得
獨處，今天上電視台與觀眾見面，明天上網站
做客，更有那無孔不入的娛記，不分晝夜地找
上門或打電話，千方百計從他們身上挖新聞；
出門遊逛或私下幽會，一不小心還會遭遇狗仔
隊，偷拍其不願被公開的照片以吸引大眾的眼
球，想一人獨處也不大容易。

當然，獨處並非人人咸宜，有的人以獨處
為苦，有的人則以獨處為樂：

對於喜歡熱鬧的人來說，獨處是一種煎熬
。胸無大志，以吃喝玩樂為人生最高享受的人
不再熱鬧，便會感到寂寞無聊，時光難以打發
；掌權的人不再熱鬧，便意味着權力的喪失，
難免要慨嘆門庭冷落，世態炎涼；當紅的影視
明星不再熱鬧，便意味着已成明日黃花，難免
要慨嘆今不如昔，時不再來。長時間的獨處，
對他們來說，豈不苦乎！

對於喜歡清靜的人來說，獨處是一種享受
。無客登門，無事煩心，將喧囂的世界關在門外，沏一杯清茶
，聽命於興趣的引導，捧一卷好書，只為領略作者的奇思妙想
，嘉言雋語，不為學習什麼專業和經營之法、處世之道而勞神
；或是聽一段音樂，讓心靈隨着美妙的旋律而舒展，情緒隨着
樂曲的節奏而起伏，藉此一悅身心。書不想讀，曲不想聽，則
可以打坐養神，或高臥尋夢，或是做自己想做之事。正如陶潛
詩云：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
。」不亦樂乎！

對於注重修身的人來說，獨處是一劑靈魂的補藥。社交場
上，誰能不戴面具？應酬之際，難免言不由衷。而花花世界，
誘惑無處不在，對於撲面而來的誘惑，迎拒往往只在一念之間
。於閉門獨處之時，可以摘下虛飾的面具，跳出世事的紛擾，
拋開令人易生虛驕之心的頌揚之語，靜觀自己的內心世界，反
思自己的一言一行，消除心中的妄念，修正言行的謬誤，不亦
益乎！

對哲人、作家、詩人來說，獨處是思想的溫床。行走於江
湖，來往於民間，固然可以領略多彩的世界、深入豐富的生活
，然而，一個人只有在獨處時，才能把印象的碎片進行整合，
將紛繁的世事加以梳理，而後看清世界的真相，洞悉事物的本
質。與朋友歡聚於一堂，與同好晤談於沙龍，固然可以增廣見
聞，啟迪思路，激發靈感，然而，一個人只有在獨處之時，才
能使想像力充分發揮，讓自己的思路暢達無阻，讓靈感的胚胎
發育成熟。愛迪生有言： 「最好的思想是在孤獨中產生的。」
能在獨處中讓思想成熟，在獨處中產生佳作，不亦妙乎！

幾年以前，我圍着福州
、泉州、廈門、漳州轉了一
圈。自以為該看的都看了，
能找的都找了。但當我回到
唐山，得意洋洋地講起自己
這段旅行經歷的時候，一位

在福建工作過的朋友問我： 「崇武古城你去了
嗎？」 「在哪裡，我怎麼沒聽說呀？」 「崇武
古城離泉州不遠，這可是我國僅存的一座比較
完整的石頭城，值得一看。」由此，留下了一
個遺憾。

今年十月，接到一份在福建莆田召開的會
議邀請。我從地圖上查了一下，發現莆田離崇
武很近。於是欣然前往，一是為了參會，二是
為了訪看崇武。

崇武古城座落在泉州市惠安縣東南二十四
公里的崇武半島南端。崇武夾在湄州灣與泉州
灣之間。往北與莆田的南日和湄州、往南與晉
江的永寧和祥芝，都互為犄角。東臨台灣海峽
，近處海域遍布島嶼與礁石，地形複雜，易守
難攻，是個戰略位置十分顯著的國防要塞，歷
來為兵家必爭之地。

崇武的意思就是崇尚武備。洪武二十年
（公元一三八七年），明太祖朱元璋為了防禦
倭寇入侵，委派江夏侯周德興巡視東南沿海。
周德興是個軍事工程專家，他根據泉州沿海地
區海岸線曲折，地形險要的特點， 「一郡者設
所，連郡者設衛」。當年，泉州設永寧衛，管
轄五個所，即福全、中左、金門、高浦、崇武
五所。惠安設立五座城，即崇武城、獺窟城、
小岞城、黃崎城、峰尾城。崇武城為五城之一
，隸屬福建司永寧衛的一個千戶所。建城已有
六百多年，也是至今保存最為完整的一座石頭
古城。

崇武古城共有四個城門，東、西、北三座
城門相似，各有兩道城門，外加築月城，上建城樓，城門上各
設烽火台一座。南城門則外加設一照牆，建有一座關帝廟。相
傳當年倭寇炮轟城池，城內關帝廟的關雲長把青龍偃月刀一揮
，炮彈被撥落在城牆旁。再一揮，炮彈射回賊船，於是船沉寇
亡。

我們從南門進入，儼然走進了石頭的海洋。石頭牆、石頭
門、石頭房、石頭路。走一步是石頭，看一眼是石頭。沒有大
街，只有小巷。而且這些巷子很窄很彎，走了一會兒，就讓人
找不到東南西北。城裡多是老年人，我問了幾位： 「這裡有什
麼古跡可看嗎？」他們聽不懂。後來遇到一個小伙子，他說：
「可以去看張將軍府。」說着，帶我們拐過兩道只有一兩尺寬

的胡同，來到一所古院落。回來的時候，再也找不到進來的路
，左拐右拐，竟走到了西門。

對於崇武來說，石頭就是小城的靈魂。周長二五六七米的
花崗岩古城牆，承載着小城的歷史，留下了小城的記憶。踏着
石砌的台階，緩緩地走上城牆。跑馬道上遍布的野草，泛着乾
淨的綠。斑駁的城牆，就是古城的典籍。抗倭名將戚繼光曾親
臨崇武，指揮剿倭，平定倭亂；鄭成功大軍從此揮師東渡，收
復祖國寶島台灣。古城幾代軍民憑藉天然的屏障和牢固的石城
，歷經血與火的洗禮，用生命譜寫出可歌可泣的戰鬥詩篇。

崇武古城以 「石雕之鄉」馳名中外。幾百年來，這裡的石
雕工藝遠近聞名，石雕藝匠走遍各地。位於古城西側和南側的
「中華石雕工藝博覽園」，是我國為數不多的一處薈萃石雕精

品的主題公園。該園區佔地九公頃，共收藏有不同藝術風格的
石雕藝術精品五百餘件，與古城、大海渾然一體。劃分為二十
五個景區的石雕精品，包容了崇武歷史悠久的圓雕、浮雕、影
雕、線雕和沉雕等各種石雕藝術。雄偉壯麗的石頭建築，絢麗
多彩的石雕工藝，姿態紛呈，交相輝映。美化了環境，點綴了
江山，使這座古城顯得更加雄姿英發，魅力無窮。

一
九
五
六
年
三
月
，
京
劇
大
師
梅
蘭
芳
應
故
鄉
泰
州
市
各
界

人
民
的
邀
請
，
從
南
京
到
達
泰
州
進
行
訪
問
演
出
。
梅
蘭
芳
在
泰

州
演
出
了
《
貴
妃
醉
酒
》
、
《
霸
王
別
姬
》
、
《
鳳
回
巢
》
、

《
玉
堂
春
》
、
《
宇
宙
鋒
》
等
名
劇
，
使
故
鄉
觀
眾
大
飽
眼
福
。

梅
蘭
芳
夫
婦
及
幼
子
梅
葆
玖
還
在
族
兄
梅
秀
冬
的
陪
同
下
去
東
郊

十
八
畝
凹
子
祖
塋
地
祭
祖
。
梅
蘭
芳
在
泰
州
逗
留
了
八
天
時
間
。

這
次
梅
蘭
芳
回
泰
州
，
泰
州
市
各
界
人
士
二
千
人
舉
行
了
隆
重
的

歡
迎
大
會
。
泰
州
的
名
廚
還
特
地
為
梅
先
生
創
製
了
一
道
﹁雙
鳳
回
巢
﹂
的
菜
餚
來
款

待
他
。
這
道
菜
餚
既
取
梅
蘭
芳
夫
婦
重
返
故
鄉
的
意
思
，
又
切
梅
先
生
的
名
劇
《
鳳
回

巢
》
的
劇
名
，
構
思
非
常
巧
妙
。

這
道
菜
製
作
也
很
精
美
，
它
選
用
綠
豆
粉
絲
，
吸
濕
回
軟
以
後
盤
成
兩
個
圓
圈
，

呈
鳥
巢
的
形
狀
，
放
在
油
鍋
裡
炸
至
鬆
脆
。
另
外
用
鮮
家
雞
脯
肉
丁
和
鮮
野
雞
脯
肉
丁

分
別
拌
以
佐
料
，
放
入
油
鍋
溜
炒
、
加
工
，
其
中
家
雞
肉
丁
加
入
番
茄
醬
。
取
一
長
形

菜
盤
，
把
炸
好
的
粉
絲
團
放
在
菜
盤
裡
，
兩
側
各
置
用
蘿
蔔
雕
成
的
鳳
頭
，
用
香
菜
作

鳳
尾
狀
，
立
即
上
席
。
把
加
工
好
的
家
雞
肉
丁
和
野
雞
肉
丁
，
分
別
倒
入
兩
個
巢
狀
的

粉
絲
窩
，
隨
即
發
出
吱
吱
的
聲
音
。
這
道
菜
造
型
優
美
，
雙
色
雙
味
，
一
白
一
紅
，
一

甜
一
酸
，
粉
絲
鬆
脆
，
雞
粒
嫩
滑
，
鮮
香
可
口
。
當
梅
蘭
芳
在
宴
會
上
品
嘗
到
這
道
特

地
為
他
製
作
的
菜
餚
時
，
心
情
十
分
激
動
，
他
盛
讚
廚
師
的
高
超
技
藝
，
由
衷
地
感
謝

故
鄉
人
民
對
他
的
厚
愛
和
深
情
。

在
上
個
世
紀
三
十
、
四
十
年
代
，
乃
至
新
中
國
成
立
後
的
五
十
、
六
十
年
代
，
我

國
的
戲
曲
事
業
非
常
繁
榮
，
京
劇
作
為
國
劇
更
是
流
行
全
國
，
幾
乎
無
處
不
演
京
劇
，

其
影
響
十
分
深
廣
，
滲
透
到
生
活
的
各
個
方
面
。
在
食
客
、
廚
師
中
京
劇
戲
迷
大
有
人

在
，
而
在
京
劇
演
員
當
中
又
不
乏
美
食
家
，
所
以
用
京
劇
劇
名
作
菜
餚
名
稱
，
並
非
絕

無
僅
有
。
譬
如
有
一
道
菜
的
菜
名
就
叫
﹁八
大
錘
﹂
。
《
八
大
錘
》
是
一
齣
京
劇
武
戲

，
說
的
是
宋
朝
岳
飛
與
金
兵
在
朱
仙
鎮
會
戰
，
金
兀
朮
兵
敗
，
調
其
義
子
雙
槍
陸
文
龍

助
戰
。
陸
文
龍
非
常
驍
勇
，
連
敗
宋
軍
四
將
嚴
正
方
、
何
元
慶
、
岳
雲
、
狄
雷
。
這
四

將
都
用
雙
錘
，
合
起
來
是
八
大
錘
。
宋
營
參
軍
王
佐
知
陸
文
龍
乃
宋
將
陸
登
之
子
，
於

是
斷
臂
詐
降
金
營
，
說
反
文
龍
。
後
宋
軍
大
敗
金
朮
朮
。

菜
餚
﹁八
大
錘
﹂
的
製
作
方
法
，
一
種
是
取
仔
雞
腿
八
隻
去
爪
，
做
成
雞
錘
，
用

調
料
醃
漬
，
再
用
蛋
糊
裹
在
上
面
，
然
後
放
進
油
鍋
裡
炸
製
。
取
一
圓
形
菜
盤
，
把
雞

錘
錘
頭
向
外
排
成
一
圈
，
並
配
以
花
椒
鹽
、
甜
麵
醬
、
辣
醬
油
、
番
茄
醬
等
蘸
食
。
另

一
種
是
選
用
淨
仔
雞
一
隻
，
兩
隻
雞
腿
去
爪
，
做
成
兩
個
雞
錘
；
兩
雙
翅
膀
的
大
翅
骨

也
做
成
兩
隻
雞
錘
；
兩
雙
翅
膀
的
前
肢
原
由
兩
根
肢
骨
組
成
，
用
刀
將
其
分
開
，
包
上

雞
肉
，
做
成
四
個
雞
錘
，
這
樣
加
起
來
正
好
八
個
。
其
餘
的
製
法
與
前
相
同
。

鹹魚作為漁家發明的醃
製品，它的功用主要是便於
儲存，其次才是豐富口味。
廣東靠海，盛產魚蝦，食用
鹹魚是這裡的傳統，過去缺
肉少油，好多人家的飯碗裡

有一塊鹹魚幾株菜足矣，吃得津津有味。
鹹魚像街邊賣的臭豆腐一樣，也是聞起來臭吃

起來香，就看你喜歡不喜歡。但它畢竟用粗鹽醃製
，含有亞硝酸胺等成分，多食容易致癌。現在民眾
生活水平提高了，食品的選擇大為豐富，養生保健
深入人心，鹹魚的食用量日趨減少，已從餐桌的
「主角」轉換為 「配角」，屈就尊位，其實，紅魚

、黃花、曹白、馬友等鹹魚都價格不菲，決不下賤
，我過去喜食鹹魚，尤其是油浸曹白和梅香馬友，
現在出於健康考慮極少買了，但每次走進超市鹹魚
檔，都忍不住捧一包散裝馬友在鼻尖嗅嗅，那種鹹
腐產生的香味蕩氣迴腸。

廣東人食用鹹魚的方法是清蒸，而不像日本人
那樣煎烤，洗淨切成小塊入碟，配上薑絲葱花淋少
許醬油生油，置於電飯鍋內，可與米飯同熟。蒸好
的鹹魚肉紋清晰，滲出魚油，魚香和飯香混合一起
，能不胃口大開？

既使鹹魚不作 「主角」，也有另外的吃法，像
粵菜中的鹹魚蒸肉餅、鹹魚蒸排骨、魚香茄子煲等
，鹹魚都可派上用場，去骨切丁，用作配料，能起

到提香的作用。當然精明的酒樓廚師不會選用高檔
鹹魚作此用途，用些小雜魚就行了。

食用鹹魚可不像古代豪傑那般風捲殘雲大碗喝
酒大塊吃肉，往往用筷頭夾一點放入嘴裡品咂就行
，越咂越香，這和溫文爾雅地品茗很有些相似，也
屬南粵的地域文化。因為鹹魚一般與粥飯同食，鹹
淡搭配，大塊吃進豈不鹹得你渴！

廣東有句俗語叫做鹹魚翻身，比喻絕處逢生，
逆境成功，有柳暗花明之意，一下把這種處境寫活
了。想想也是，只要堅韌不拔，孜孜以求，一切皆
有可能，那滋味實在是好，正像《鹹魚歌》所唱：
「至少到最後，我還有不腐爛的自尊……」

張濤《古代文人年齡的秘密
》一文（載《古典文學知識》二
○○九年第五期），以翔實的史
料揭示和論述了中國封建社會中
文人為何有 「官年」和 「實年」
差別的秘密，是一篇耐人尋味的

好文章。恰如張文中所言 「官年現象於宋代大量出現，
明清兩朝盛行，是有明確的社會背景的」，清代吳敬梓
《儒林外史》中就有關於 「官年」的形象描寫，或可作
張濤文章的補充說明。

《儒林外史》第三回《周學道校士拔真才 胡屠夫
行兇鬧捷報》中寫到廣東學道周進到廣州上任， 「次日
，行香掛牌。先考了兩場生員。第三場是南海、番禺兩
縣童生。周學道坐在堂上，見那些童生紛紛進來，也有
小的，也有老的，儀表端正的，獐頭鼠目的，衣冠齊楚
的，襤褸破爛的……落後點進一個童生來，面黃肌瘦，
花白鬍鬚，頭上戴一頂破氈帽。」此人就是後來中了舉
人喜極而發瘋被老丈人胡屠夫打了一個嘴巴的范進。待
老童生范進考罷交卷時，周學道 「因翻一翻點名冊，問
那童生道： 『你就是范進？』范進跪下道： 『童生就是
。』學道道： 『你今年多少年紀了？』范進道： 『童生
冊上寫的是三十歲，童生實年五十四歲。』學道道：
『你考過多少回數了？』范進道： 『童生二十歲應考，

到今考過二十餘次。』」這裡就寫明了范進的 「實年」
是五十四歲，而冊子上登記的年齡（日後若考中做官則
就是 「官年」）則是三十歲，兩者相差二十四歲。范進
是一個迂腐的讀書人，此時尚還老實，他不敢當面欺騙
學道大人，也說明當時參加科舉考試的文人中實際年齡
和登記年齡不一致已是公開的秘密和普遍的現象，連范
進也覺得向學道如實稟報並不是什麼犯忌的大事。後來
，范進中了舉，其老母因一朝富貴痰迷心竅而命歸西天
，范進須遵制丁憂，在家守孝三年，到五十七歲那年才
上京參加會試，拜見宗師周進。此時周進已升任國子監
司業，在周進的大力推薦下， 「會試已畢，范進果然中
了進士。授職部屬，考選御史。數年之後，欽點山東學
道。」推算一下，此時范進起碼已過花甲之年，已是六
十好幾的老人了，而范進的 「官年」卻尚不到四十歲，
正是年富力強為國效力的好時候，這樣，山東學道這個
實缺兼肥差才可能輪到范進頭上。 「官年」和 「實年」
之差的背後，是實實在在的官場利益。

再說范進的宗師周進，也是一個老迂腐儒。書中寫
道： 「戶總科提控顧老相公家請的一位先生，姓周，官
名叫做周進，年紀六十多歲，前任老爺取過他的頭名，
卻還不曾中過學。」當初周進當私塾先生時就已六十多
歲，後來被辭退，跟隨姐丈金有餘到省城做生意當名記
賬員，靠眾人相助，用二百兩銀子捐了個監生，才得以

進場參加科考，不想考中舉人，接着 「到京會試，又中
了進士，殿在三甲，授了部屬。荏苒三年，升了御史，
欽點廣東學道。」如此算下來周進此時已是年近七十的
老朽，快該致仕退休了，怎麼還能獲得廣東學道的實缺
呢？書中雖未明寫，但通過范進的 「官年」真相，巧妙
地暗示了周進也必是如同范進一樣虛報 「官年」，不知
減了多少歲，履歷表上還正當盛年堪以重用呢？所以周
學道對公然弄虛作假，年齡上減了二十四歲的范進不僅
輕輕放過，不予追究，還大力提攜，撥為頭名秀才，真
可謂同病相憐，惺惺惜惺惺了。

比《儒林外史》作者吳敬梓年長六十七歲的清初學
人王士禎在《池北偶談》卷二 「官年」條中說： 「三十
年來士大夫履歷，例減年歲，甚至減至十餘年；即同人
宴會，亦無以真年告人者，可謂薄俗。」王士禎認為，
「減至十餘年」已是 「甚或」之事，這只是清初現象。

吳敬梓生於康熙四十年（一七○一年），去世於乾隆十
九年（一七五四年），歷經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正
值清代所謂盛世，而官場中大小官員虛報 「官年」的現
象更加氾濫成災。吳敬梓筆下的范進就減了整整二十四
年之多。吳敬梓是一個傑出的現實主義作家，《儒林外
史》雖是一部諷刺小說，但極其真實而深刻地反映了清
朝前期形形色色各類文人的生活面貌，可謂 「窮極文士
情態」，有關范進 「官年」和 「實年」之差的描寫不是
作者的憑空想像，而是當時官場腐敗現象的真實反映。
這種現象之嚴重和普遍，連雍正皇帝也感嘆： 「朕覽文
武官員履歷，開載年歲，任意增減，多有不實，外省文
武年歲不實者尤多。」

時代發展到今天， 「官年」與 「實年」之差的現象
並未絕跡。時聞有的官員學歷越改越高，年齡則越改越
小，這也屬少數人迷戀官位及權力帶來巨大利益的當代
官場醜惡現象之一斑吧。

在
雲
南
旅
遊
，
置
身
大
理
洱
源
的
高
原
西
湖
畔
，
奇
異
的
湖
風
，
吹
來
陣

陣
的
夏
日
清
涼
。

好
客
的
白
族
姑
娘
給
風
塵
僕
僕
的
我
們
敬
上
了
三
杯
茶
，
茶
名
各
異
，
味

道
大
不
同
。
第
一
道
：
苦
茶
，
用
久
儲
過
的
焦
茶
炮
製
，
味
苦
難
嚥
。
第
二
道

：
甜
茶
，
新
茶
泡
水
，
加
入
奶
酪
、
蜂
蜜
和
甘
草
等
，
其
味
鮮
甜
，
爽
口
滑
心

。
第
三
道
：
回
味
茶
，
上
等
好
茶
，
摻
進
八
角
、
桂
皮
、
杏
仁
和
生
薑
等
佐
料

，
滾
水
煮
沸
，
品
一
口
，
五
味
雜
陳
，
滋
味
如
夢
般
悠
長
。

白
族
姑
娘
舉
杯
敬
茶
，
聲
情
並
茂
地
說
：
﹁各
位
遠
道
而
來
的
朋
友
，
一

路
辛
苦
了
。
請
喝
一
杯
苦
茶
，
洗
去
一
路
風
塵
，
解
乏
提
神
。
到
了
我
們
洱
源

西
湖
，
美
景
無
處
不
在
，
請
喝
我
們
的
第
二
道
甜
茶
，
賞
景
品
茶
，
旅
途
一
路

甘
甜
，
有
滋
有
味
。
離
別
西
湖
，
您
一
定
會
回
味
我
們
這
裡
的
風
俗
民
情
，
那

請
喝
我
們
第
三
杯
回
味
茶
，
茶
裡
凝
結
了
一
路
好
景
好
心
情
，
回
憶
裡
就
會
帶

着
高
原
碧
湖
的
茶
清
香
。
一
苦
二
甜
三
回
味
，
三
道
茶
敬
獻
給
遠
道
而
來
的
最

尊
貴
的
客
人
。
﹂
喝
過
三
道
茶
，
品
咂
白
族
姑
娘
的
話
，
我
不
禁
有
些
醉
意
。

上
船
來
，
遊
高
原
西
湖
，
一
路
飄
盪
開
去
，
不
禁
想
起
茶
和
人
生
來
，
在
晃
晃

悠
悠
中
，
思
索
和
沉
醉
。

浮
生
若
茶
，
人
生
也
有
近
似
的
三
道
茶
。

青
年
是
道
苦
茶
。

苦
學
本
領
，
增
長
見
識
，
拓
寬
視
野
，
苦
拚
未
來
，
與
命
運

相
搏
擊
，
奮
力
鋪
就
人
生
基
石
。
人
生
處
處
是
考
場
，
唯
青
年
時

期
最
多
最
難
最
關
鍵
，
也
最
複
雜
最
兇
險
最
富
戲
劇
性
。
每
一
場

青
年
考
，
都
是
苦
心
苦
力
苦
行
程
。

吃
苦
是
青
年
的
必
修
課
。
食
不
必
奢
華
，
充
飢
暖
胃
就
行
；

衣
無
需
錦
麗
，
蔽
體
保
暖
就
好
；
行
不
必
車
馬
，
抵
達
目
的
地
，

安
步
當
車
也
好
。
孟
子
曰
：
﹁天
將
降
大
任
於
斯
人
也
，
必
先
苦

其
心
志
，
勞
其
筋
骨
，
餓
其
體
膚
，
空
乏
其
身
，
行
拂
亂
其
所
為

，
所
以
動
心
忍
性
，
曾
益
其
所
不
能
。
﹂
這

是
對
青
年
寄
予
的
厚
望
。
苦
，
是
上
蒼
饋
贈

給
青
年
的
最
好
禮
物
。

良
藥
苦
其
口
，
利
於
病
；
青
年
茶
苦
其

味
，
利
於
人
。
苦
青
年
，
才
有
甜
未
來
。

中
年
是
道
甜
茶
。

人
之
秋
，
為
中
年
。
收
穫
，
是
中
年
的

關
鍵
詞
。
愛
情
完
美
，
家
庭
幸
福
，
母
慈
兒
孝
，
心
寬
體
胖
，
事

業
如
日
中
天
，
實
力
如
鼎
矗
立
。
中
年
是
人
生
的
甜
筒
，
品
味
中

年
，
進
口
冷
滋
滋
，
甜
津
津
，
入
肚
卻
暖
哄
哄
，
甜
絲
絲
，
是
難

得
一
品
的
如
飴
甘
味
。
中
年
是
一
首
清
甜
的
歌
，
旋
律
如
純
白
的

奶
糖
，
散
發
香
濃
的
醇
味
，
音
符
像
濃
郁
的
咖
啡
糖
，
飄
散
滄
桑

的
甘
味
。

人
到
中
年
有
好
福
，
酣
享
甘
甜
，
好
似
在
人
生
甜
海
裡
來
回

暢
游
。晚

年
是
道
回
味
茶
。

莫
道
老
來
萬
事
休
，
此
時
風
景
最
迷
人
。
老
年
，
往
事
歷
歷

，
青
年
的
苦
，
中
年
的
甜
，
都
是
回
憶
的
佐
料
。
往
事
經
時
間
風
乾
，
老
來
就

着
思
念
下
酒
，
那
是
深
度
的
迷
醉
。
有
道
是
，
老
來
人
更
俏
。
此
俏
是
歲
月
的

屐
痕
閃
着
點
點
金
光
，
光
陰
的
故
事
動
人
的
訴
說
。
晚
年
，
記
憶
是
雨
後
深
巷

裡
的
茉
莉
花
，
無
處
尋
花
，
卻
於
若
有
若
無
當
中
，
頓
感
清
香
瀰
漫
，
無
處
逃

遁
。

不
經
時
光
浸
染
，
開
不
出
燦
爛
的
人
生
之
花
來
。
俗
話
說
：
家
有
一
老
，

勝
過
一
寶
。
老
的
好
處
在
於
回
首
漫
漫
人
生
路
，
不
經
意
間
流
露
出
來
的
人
生

哲
理
、
生
命
追
問
和
終
極
關
懷
，
統
統
匯
成
一
個
深
不
見
底
的
碧
潭
，
濃
縮
世

間
所
有
的
好
或
者
不
好
，
供
人
資
鑒
，
是
人
生
的
至
寶
。

人
生
晚
年
，
是
時
光
累
積
的
生
命
厚
度
，
是
人
生
航
程
中
，
永
不
傾
覆
的

指
路
航
標
。

三
道
人
生
茶
，
道
道
有
真
味
。
莫
嘆
人
走
茶
涼
，
也
莫
悲
茶
盡
杯
空
，
茶

暖
茶
涼
，
茶
盈
茶
空
，
都
是
人
生
味
。
浮
生
若
茶
分
三
味
，
有
苦
有
甜
也
有
回

味
，
此
時
的
苦
，
不
必
悲
嘆
，
自
己
的
甜
，
也
不
必
自
驕
，
諸
般
滋
味
都
會
化

成
一
道
濃
香
而
漫
長
的
回
憶
。
記
憶
長
着
翅
膀
，
會
帶
我
們
在
萬
般
滋
味
裡
，

自
由
自
在
地
飛
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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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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